
100年前的 1920 年 6 月到 8 月

间，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上海缔造

了 一 个 崭 新 的 无 产 阶 级 政 党 雏

形———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第一

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诞生于上海

这座光荣之城， 点燃了理想之火，点

亮了信仰之光，铸造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革命初心。

初心如磐 ，使命必达
———回眸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诞生百年 李 红

共产主义知识群体汇集上海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对走苏俄道路的认
同，促使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日
益升温，产生了李大钊、陈独秀、杨匏安等系统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1920年 2月中旬， 为躲避警察的监视，陈
独秀由李大钊护送出京。 途中两人郑重商定分
别在上海、北京建党。 2月 19日陈独秀来到上
海，4月迁入老渔阳里 2号（今南昌路 100弄 2

号）寓居。当时，上海有《星期评论》的主笔李汉
俊、沈玄庐、戴季陶，《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等
人，几位笔杆子与陈独秀均是新朋旧友，都住
在法租界，彼此相距不远，往来密切。

当时，全国有不少青年要求思想解放，他们
不约而同到上海寻找出路。参与浙江一师学潮的
俞秀松和施存统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俩经李大钊
的推荐而来。 4月，陈望道带着《共产党宣言》的
中文译稿来到上海。 商务印书馆的沈雁冰、杨贤
江追求思想进步，时常拜访陈独秀。 一时间法租
界的老渔阳里一带，群贤毕至，热闹起来。

5月，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代表维
经斯基一行来到上海， 他与陈独秀等人反复座
谈，石库门的天井里时常回旋着论辩声。 据陈望
道回忆：“越谈越觉得要根本改造社会制度，有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 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
必要。 ”1920年 6月间，陈独秀倡议：鉴于当前工
人运动急需理论指导， 先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
研究会。 这和 1920年 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
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桴鼓相应， 南北两个研究
会把经过五四运动锤炼的优秀青年凝聚起来。

从研究会转变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又
经历一番周折。在实践中，陈独秀认为“旗帜要
举得鲜明”，要学习布尔什维克的作风，建立严
密组织。 陈独秀创建政党的心情是迫切的，经
过充分酝酿和准备，他断定：研究马克思主义
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需要立即组织马克思
主义政党。

1920年 8月，李达为“寻找同志干社会革
命”，从日本回国。 他投奔陈独秀，参与筹备建
党。 8月中旬，老渔阳里 2号，在陈独秀的主持
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宣告成立———这是中
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首次决议，选举陈独秀
为书记，李汉俊起草党纲草案共 10条，其中包
括“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革命纲领。 关于组
织的名称，陈独秀致函李大钊，经认真斟酌，定
名为“中国共产党”。由于它在全国各地早期组
织的建立中发挥了推动和指导作用，具有发起
组的性质，又被誉称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在公共租界的档案卷宗里，也存留了一些
相关记载，从中得以窥见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活动的吉光片羽。 早在 1920年 4月，英国在华
情报收到报告称，李人杰（汉俊）是两名居住于

上海法租界的“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之一。 8

月 22日，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在“中
国情报”一栏中，更是出现长达 36行的情报
秘闻：“陈独秀， 前北京大学教授， 现居环龙
路。据报道称，陈正于该处安徽籍人士中组织
一社团， 旨在改进一系列安徽事务并废除现
任督军。 ”这虽然没有破解社团的真实性质，

却还原一个重要事实：1920年 8月， 上海共
产党早期组织成立。

1920年， 共产主义知识群体汇集上海
滩， 从马克思主义研究宣传上升为建党实
践。 这些先驱开展了工人运动、构建宣传网
络、创建青年团和函约建党的一系列探索。

长衫先生走进工厂

共产主义不是流于理论、 止于实践，早
期共产主义者脱下长衫，换上短装，“转向工
农劳苦人民”。

1920年 4月，陈独秀到上海码头工人中
了解情况，工人的悲苦现状令他深思。 5月 1

日，上海产业工人举行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
模集会，集会的口号和宣言，都是在陈独秀
的指导下拟定的。 当天，他与陈望道、施存统
等一起参加庆祝大会。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
备，《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专刊也在五一
节出版。 专刊篇幅猛增至 400多页，以一半
以上的篇幅，登载上海、北京、天津、唐山等
地工人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并附有翔实的统
计资料。 这一期《新青年》发行数量多达一万
份，在全国广为传散。

陈独秀到上海后频繁的活动，也被上海
租界当局的密探记录在案。 在 1920年 10月
的一份密报中，除了反映陈独秀与上海船务
栈房工界联合会、上海工商友谊会有密切接
触外， 还分析说：“由于其布尔什维克倾向，

如果陈成功地确立起对这些劳工组织的支
配地位的话，那么就非常可能会给当局制造
很大麻烦。 ”

上海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李启汉和
李中，两个年轻的身影出现在沪西小沙渡和
沪东江南造船厂。

1920 年 11 月， 在安远路 62 弄 （锦绣

里），20多岁的湖南小伙子李启汉在工友们的
围观下，将“工人半日学校”的黑字白纸条贴在
门上———这是共产党的第一所工人学校。 开设
有识字班及游艺会，工友们有了学习和休闲的
好去处。 关于“工人为啥苦”“资本家怎么剥削
我们”，工友出神地听着“大道理”，却又很无奈
地说：“工人不出头，出头便入土。 ”李启汉启发
工友：“工人两个字合起来，就是一个‘天’字，

我们工人要做天下的主人！ ”因为方法接地气，

工人学校发展迅速，建立了工人党组织，积极
分子孙良慧等成为第一批青年团团员。

1920年 8月初，李声澥改名李中，受早期党
组织委托，进入海军造船所（即后来的江南造船
厂）做锻工。他广结工友，发动组织机器工会。 11

月 21日，上海机器工会在白克路（今凤阳路）上
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 当天有近千人参加，孙中
山、陈独秀一起“同框”出席大会，这是非常稀见
的。 在演说中，陈独秀对机器工会寄予厚望，肯
定了工人阶级作为社会“台柱子”的重要地位。

上海机器工会创办英文义务夜校，每晚教
课 2小时，不收学费，深受工人欢迎。从发起到
成立，短短两个月，已有会员 370多人，初受教
育的工人，还能在《机器工人》上发表文章。 上
海机器工会的建立，引起了国外工会组织的关
注。 世界工人联合会执行部总干事罗卜朗
（Roy Brown）发来贺电：“听到你们竭力组织和
教育工人，我们希望你们的成功，而且表示国
际上的同情。 ”中国劳动界第一次和外国劳动
界有了联络。

“三刊一社”宣传网络

1920—1921年，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
构建了“三刊”（《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一
社”（社会主义研究社）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网络。

陈独秀将经营了 5年的杂志 《新青年》改
组，吸收陈望道、李达、李汉俊、沈雁冰、袁振英
等加入编辑部。 1920年 9月，《新青年》第 8卷第
1号高擎马克思主义旗帜，由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转
型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自由主义
者胡适不由大惊，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

8月 15日，第一个工人刊物《劳动界》周刊
创刊，李汉俊担任主编。发刊词中阐明，办这个

报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
事情”。 该刊语言通俗易懂，是发刊最早、出版
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工人读物。随后，上海又
创办了 《上海伙友》《机器工人》《友世画报》等
工人刊物。

11月 7日，党刊《共产党》创刊，李达任主
编。 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打出“共产党”的旗帜，

肇始出刊便石破天惊。刊物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
理论和各国共产党的实践， 在分辨无政府主义
与非马克思主义时，《共产党》 表现出深刻的批
判精神。 为了避开搜查，撰稿者都不署真名。 通
过寄送的方式，在全国秘密发行，成为各地党员
的必读材料之一。 青年毛泽东在收到《共产党》

月刊后，一面组织长沙党组织成员学习，一面向
进步学生散发。 1921年 1月 21日，毛泽东给在
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信中说，赞誉《共产党》

不愧“旗帜鲜明”。 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
展（提纲）》中指出：“党的出版物，除《新青年》外
还有《共产党》，销数很广，宣传亦很有力量。 ”

鉴于出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由维经斯基
提供经费，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创办了党的第一
个出版机构社会主义研究社，在辣斐德路（今
复兴中路）成裕里租赁房子，建立又新印刷所。

1920年 8月，该社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
党宣言》，这是中国最早的中文全译本。首版很
快售罄，9月又出了第二版。 到 1926年 5月，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已重印第 17 版，其再版
速度远超同时代其他任何一本图书。

随着租界文化政策的收紧，上海共产党早
期组织的刊物也屡遭破坏。 1921年初，《新青
年》第 8卷第 6号“排印将完的时候，所有稿件
尽被辣手抓去”，法租界以“过激”为由，不准
《新青年》在上海印刷。 于是，从第 8卷第 6号
起，《新青年》改在广州出版。 1921年初春，《共
产党》月刊正排出第 3期，突遭租界密探查抄。

尽管困难重重， 但这些进步书籍已在中
华大地点燃熊熊之火。 毛泽东等人深受影响，

1936 年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 他说：

“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
起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即其在 1920—

1921年读到的 《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社
会主义》。 这些书刊不仅为 1921 年中国共产
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为以后的革命

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

老渔阳里的星星之火

在筹备建党期间，陈独秀提议组织社会主
义青年团，作为中共的后备军。 1920年 8月 22

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俞秀松担任书
记，团的中央机关设在新渔阳里 6 号（今淮海
中路 567 弄6 号）。 如此，老渔阳里 2号是上海
共产党早期组织所在地， 新渔阳里 6号是社会
主义青年团所在地。 团机关还创办了外国语学
社，这是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党校和团校，选派了
刘少奇、罗亦农等一批优秀团员赴苏联学习。

俞秀松撰写了青年团章程，建议各地建团。

此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天津等地陆续建
立了团组织，全国团员发展到 1000多人。 在此
基础上，1921年 4月， 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委会。 由于上海青年团
组织的发起与指导作用，团的临时章程规定“正
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 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
权”。当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是秘密的，青年
团是半公开组织。 大家称党为本校， 称团为预
校，党的许多活动以团的名义开展。在团和党的
关系上，团接受党的领导，这也奠定了青年团紧
跟共产党，成为党的忠实助手的良好基础。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
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紧锣密鼓地推动各地
共产党组织的建立。1920年 11月，李大钊正式
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并亲自担任书记。 1920

年 5月，青年毛泽东来到上海，寓居哈同路民
厚南里 29号(今安义路 63 号)近两个月。其间，

他多次前往老渔阳里 2号，与陈独秀一起探讨
理想与主义。由此，他回忆，“1920年夏，我在理
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
了”。 回到长沙后，毛泽东于 1920年冬组建了
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武汉的早期组织是李
汉俊从上海来同董必武等商议、陈独秀又派刘
伯垂到武汉建立起来的，取名“共产党武汉支
部”。1920年 12月，陈独秀南下广州后，同谭平
山、陈公博、谭植堂等建立“广州共产党”。 此
外，李大钊派遣陈为人到济南同王尽美、邓恩
铭联系，建立山东党组织。 陈独秀还以通信形
式，推动旅法的张申府、蔡和森等人建党。

据考证，1920年 8月到 1921年 7月间，上
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有 15人，即陈独秀、

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李
达、袁振英、邵力子、李季、林伯渠、沈雁冰、李
启汉、李中、沈泽民。 此外，还有曾经在上海参
加党组织、后去武汉的刘伯垂；留学法国的陈
公培、赵世炎；留学日本的施存统、周佛海等。

上海小组成员中年龄最大的陈独秀 41 岁，最
小的沈泽民只有 19 岁， 平均年龄在 30 岁以
下。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他们勇立时代
潮头，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转型
为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思想层面推进到实践层
面，这是一次质的飞跃。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的活动开创了若干第一，担纲了“发起组”“中
央局”的作用，为中共一大的成功召开做了大
量的前期准备工作。

100年后，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时，更加清晰
地理解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历史
与时代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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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劳动补习学校》
（作者：沈金声 1959 年）

左图：1920年 5月
1日《新青年》出版的
“劳动节纪念号”专刊。

右图：上海机器
工会临时会所旧址
（位于黄浦区自忠路，
原西门路泰康里 41
号）。
本版照片由作者提供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成立100周年纪念专题

无人问津的后院

成长的岁月也不尽是欢笑。 如同童
年院落里的那一片阳光， 在无数的日子
里带给她温暖， 却也是她一生中最孤单
的记忆。

孤单源于身世和时代。

站在旧与新、 传统与现代交替的时
代的夹缝之中， 林家大宅中的气息再过
开明， 也是过渡的味道———调和的努力
难免会留下冲突的痕迹， 投放在林徽因
个人的世界中，就成为阳光下的阴影，持
久地追随她。林徽因一生，很少谈论自己
的童年。然而，源于时代与身世的阴影，

如何能躲得过？

父母的婚姻是为了维系林家香火的
旧式结合， 这给了林徽因庶出的尴尬地
位。 而以妾的身份被娶到林家的林徽因
的母亲何雪媛，出身小作坊主家庭，像那
个时代大部分的小家碧玉一样， 不通文
墨，不谙诗词，不擅女红，不懂持家。殷实
家境里老幺的排行， 又造成了她的任性
执拗。这样一个脾气急躁、任性骄纵的女
子，进入书香门楣，她的命运已是可以预
见的了然， 她也果然没有能够创造出反
转的剧情：在林家大宅中，她空有一副端
正的容貌，既难得到丈夫的爱情，也讨不
来身为名门闺秀的婆婆的欢心。 总算等
到林徽因的出生，人生看似有了转机，但
这转机还未及细细品味， 就已从掌心流
走。

林徽因出生以后， 何雪媛又连续生
了一男一女，这两个孩子却相继夭折。从
此， 她便时刻笼罩在无法传延香火的惘
惘的威胁当中。挨到 1912 年，林徽因 8

岁时，经林长民的福建老乡李孟鲁介绍，林
长民终于娶了第三位夫人———程桂林。对
于何雪媛， 提心吊胆的日子到这里算是到
了头，取而代之的，却是更难熬的绝望。

被林徽因唤作二娘的程桂林是上海
人，在一个以福建人为主的大宅中，或许她
和何雪媛唯一的共同之处便是系出江南。

然而，此江南非彼江南。十里洋场的大上海
和浙江嘉兴的小城，无论是眼界还是历练，

都不可同日而语。 成长于上海风情中的程
桂林，人既美，又乖巧伶俐，虽也只是略识
文字，却很快得到全家人的欢心。林长民对
她宠爱之至，甚至自称“桂林一枝室主人”。

人世间的事，有时就是这样，顺理成章得令
人全无办法可想。

同在一个屋檐底下， 眼看着何雪媛落
入“冷宫”，人生从此不可救药地坏下去，集
万千宠爱的程桂林却是锦上添花。 嫁入林
家的程桂林先生一女，夭亡，紧接着生下 4

个儿子：林桓、林恒、林暄、林垣。

何雪媛婚后的生活就这样被岁月逐渐
拉伸为无边的寂寞和幽怨。 杭州的家随着
林长民搬了又迁，而无论在上海、天津还是
北京， 幸福对于她都一样既不可望更不可
即。她只能永远地守着自己不变的哀怨。

其实，这一场婚姻以旁观者看来，并没
有人是真正幸福的。何雪媛固然一生抑郁，

林长民在婚姻中也没有找到知己。 至于程
桂林，那个被何雪媛恨了一生的女子，虽有
丈夫的宠爱、翁姑的认可，儿孙满堂，但这
一生，她到底也不曾真正了解、懂得和她共
枕而眠的丈夫。当年，她经林长民的福建老
乡李孟鲁介绍， 在最好的年纪嫁与林长民
为妾， 原以为找到了一生的依靠。 却不曾
想，10多年后， 也正是这位李孟鲁游说林
长民前往郭松龄幕中， 最终使他断送了性
命。中年丧夫的程桂林被接回福建，在亡夫
的故乡、自己的异乡孤单终老。命运对她的
安排，未尝不唐突和残酷。

然而这一切，在当时，是何雪媛无论如
何都无法理解的。对于何雪媛，这一生情爱
既然已没有指望，余下的日子里，对程桂林
的怨恨就成了生活的全部。挣扎于其中，唯
一的救命稻草只有她的女儿。 林徽因于是
也成为这场悲剧的组成部分。

作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 林徽因深
深感受到母亲的不幸与辛酸。 偌大一座林
宅，几代人同堂，母亲的去处就只有无人问
津的后院。 当家中宽敞的前院响起二娘和
弟妹们快乐的喧闹声， 母亲的心事就只能

藏在清冷的后院向自己倾诉。 在这样的心
境底下， 注意到后院的那一片阳光并为之
深深吸引的孩子的心， 除了异乎寻常的艺
术感受，更多的，恐怕还是对一个安稳而和
暖的现世的强烈向往。

1937年， 已是而立之年且为人母的林
徽因写就了短篇小说《绣绣》，讲述一对遭
丈夫、父亲遗弃的母女的悲惨际遇。阔绰人
家出生的绣绣，乖巧善良，原本应该有一段
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不幸的是，母亲生了
五六个子女，却都中途夭折。父亲新娶了姨
娘，从此对母亲不闻不问。失去丈夫欢心的
绣绣的母亲， 在日复一日的怨愤中日渐暴
躁。绣绣成日挣扎在父母无休止的吵闹中，

左右为难，处境堪怜，终于在病痛中离开人
世。

这一篇虚构的小说中，角色的设定，从
生过几个孩子，只留下一个女儿，其余尽数
夭折，性格日益孤僻激烈的母亲，到另娶他
人，对母亲漠不关心的父亲，乃至孤单的小
女孩绣绣， 处处可见林徽因童年生活的影
子。小说中，林徽因借绣绣之口，表达了自
己的困惑和伤痛。

我知道绣绣私下曾希望又希望着她爹
去看她们， 每次结果都是出了她孩子打算
以外的不圆满。这使她很痛苦。这一次她忍
耐不住了，她大胆地埋怨起她的妈：“妈妈，

都是你这样子闹，所以爹气走了，赶明日他
再也不来了！”其实绣绣心里同时也在痛苦
着埋怨她爹。她有一次就轻声地告诉过我：

“爹爹也太狠心了，妈妈虽然有脾气，她实
在很苦的，她是有病。你知道她生过六个孩
子，只剩我一个女的，从前，她常常一个人
在夜里哭她死掉的孩子，日中老是做活计，

样子同现在很两样；脾气也很好的。”

这段场景，写出了绣绣的为难，也写出
了自己的为难。

（四） 连 载

陈
新
华
著

林
徽
因

和
她
的
时
代

风
琳
琅
雨


